河大“幸存牡丹”缘
任景岳
各位来宾，尊敬的各位领导和与会的同志们、同学们，你们好。今天，我把这两株牡丹的故事讲一下。
日本铁蹄踏中原，河大避难到古潭，
志士民众齐支持，传承文化整五年。
河大到潭头后和当地协商在南地建起了一个花卉蔬菜实验基地，专门培育新的花卉蔬菜品种。我大伯任世俊是一个淳朴老实的养花、惜花、爱花之人，他经常到南地基地去帮忙，并常带耕种的锄、鈀等农具。后又建起数个温室，冬季花艳果红，甚是好看。大伯和河大花工成了朋友。大伯想，花工远离家乡，来到潭头避难，产生了怜念之情之心，有时会到饭馆叫点小酒小菜或到家吃顿便饭略尽地主之谊，略表朋友之情。他们是志同道合，相互学习，切磋技艺。后来河大花工赠给大伯一株牡丹和一棵黄月季，以表朋友之情。
一九四四年，日寇入侵潭头，河大师生有的惨遭杀害，教学资料和其他设施化为灰烬，这株牡丹有幸免遭一劫。解放后，1963年左右，哥嫂学习工作，大伯一个人在家无人照看。哥嫂叫我住到他家照看大伯，担水、浇花，说话消除寂寞。从此大伯就成了我的养花启蒙老师，我就爱上了养花这一行。大伯去世后，我把牡丹移到我家小花园中，精心侍养，花色艳丽，芳香宜人。到了文革时期花卉被列入“封、资、修”四旧产品，两代人精心培育的牡丹又遭“灭顶之灾”，现在想起那时情景心有感触，作诗一首。
幸存牡丹
国色天香花儿好，文革时期劫难逃。
砸盆折枝根幸存，今朝盛世花更俏。
后来，幸存之根又发新芽，经我浇水、施肥，幸存牡丹才绝地逢生，这才有今日之盛状。可能是我与牡丹情缘未尽，又使我有幸从事花卉事业几十年辛苦之结果吧。
牡丹情
一株牡丹幸留存，屈指已有七十春。
花大色艳香气浓，情系河大潭头人。
近十几年中看到花开如此繁多、色艳，真不愧花中之王。曾想与河大联系，赠一株，重续河大与潭头人之交情，但无机会。近几年随着河大与潭头恢复了往年之亲情，河大师生频繁来往于潭头。去年恰遇“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旧址纪念馆”落成之机，才与河大领导联系上了。我把献花之事告诉全家人，全家人都赞成支持我献花之事，终于圆满地实现了我把河大“幸存牡丹”荣归母校之宿愿。
心愿
河大牡丹到如今，幸有三代养花人。
今日有缘归母校，了却花翁一片心。
下边我把今天的感想说一下。
两株牡丹在我家风雨飘摇四五十年，才有幸到如今。三代养花人共养育了七十个春秋，今日荣归母校。
它见证了日寇侵我中华，捣毁我古老文化，杀害我师生民众，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。见证了河大为传承文化颠沛流离，几经周折来到豫西潭头小镇，在那艰苦条件下，把文明、文化播撒在穷乡僻壤之潭头，潭头民众也热情接纳河大到潭头办学，并大力支持。
日寇入侵潭头，潭头民众为保河大师生生命安全及学校财产少受损失，不少人竟洒热血抛头颅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两株牡丹之回归，并还能枝繁叶茂，也就见证了河大潭头人的友谊长存，更使我们要警钟长鸣，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，为共同繁荣潭头文化而努力！
今天我很高兴，心血来潮，我顺口溜几句，以表心田。
情似海
东去春来牡丹开 ，应邀我同书记来。
牡丹荣归仪式重 ，河大潭头情似海。
情意无价赛黄金
养育牡丹五十春 ，花大色艳真喜人。
今朝接送归母校， 情意无价赛黄金。
花翁舍亲庆团圆
“幸存”别校几十年  ，好似弃儿把家还。
师生欢笑来迎接 ， 花翁舍亲庆团圆。







铭记历史，勿忘国耻    
日寇北来过汪庄，河大师生上了慌。
大部师生往南走，少数误走阳坡岭。
碰见鬼子躲不及，刀过喉断血流淌（注1）。
路滑泥泞难行走，张妻被杀在路旁。
先知先觉姐妹死，望祖随时井中亡。
石坷惨案死五人（注2），中有助教商绍汤。
还有二人穿一处，赐死推到井中央（注3）。
一件件一桩桩，潭头民众痛断肠。
死体个个都掩埋，伤者暗里家中藏。
管吃管住管护理，历历往事记心上。
今朝来建纪念馆，文字图片沾满墙。
河大师生潭头人，患难相扶情意长。
日寇侵华要牢记，国耻代代不能忘。
注1:喉短血流，是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之侄张宏忠。
注2:石坷残案五人，朱绍先、吴鹏、辛万玲、陈国杰、商绍汤。
注3:二人铁丝穿一处，在秋林村三里坪井中，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个女生。


